
看
完
﹁
龍
情
詩
意
半
世
紀
﹂
之
後
，
想
到
龍

劍
笙
和
梅
雪
詩
這
兩
位
大
老
倌
下
一
步
應
該
怎

麼
走
。
從
一
個
﹁
非
粉
絲
﹂
的
角
度
，
馬
上
想

到
的
就
是
找
一
家
認
真
的
媒
體
公
司
，
在
錄
影

廠
製
作
一
系
列
的
龍
梅
戲
寶
光
碟
。
為
賺
錢
也

好
，
為
藝
術
承
傳
也
好
，
這
都
是
要
趁
現
在
還
年
輕

能
做
之
際
要
做
的
事
。
外
國
的
演
奏
家
歌
唱
家
，
莫

不
以
為
認
真
的
唱
片
公
司
錄
製
經
典
樂
章
、
出
唱
片

影
碟
為
事
業
的
高
峰
，
本
地
的
藝
術
家
也
應
走
這
條

路
；
但
不
是
紀
錄
演
唱
會
的
光
碟
，
因
有
太
多
現
場

干
擾
，
演
出
水
準
也
不
穩
定
，
而
是
做
一
些
高
質
足

以
流
傳
的
精
品
專
輯
。

這
想
法
一
點
不
新
，
導
演
費
穆
早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
就
有
把
京
戲
用
彩
色
電
影
紀
錄
下
來
的
念
頭
，

並
找
梅
蘭
芳
相
助
演
出
，
翌
年
在
上
海
聯
華
攝
影
棚

開
拍
中
國
人
自
製
的
第
一
部
彩
色
舞
台
藝
術
片
︽
生

死
恨
︾。
費
穆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
生
死
恨
︾
特
刊
序
言

裡
這
麼
寫
：
﹁
他
︵
指
梅
︶
和
他
的
同
時
代
的
伙
伴

—
—

例
如
周
信
芳
、
蓋
叫
天
兩
位
先
生—

—

幾
乎
一
致

地
有
了
這
樣
的
警
覺
。
他
們
認
為
當
代
的
平
劇
家
的

任
務
，
已
不
僅
在
登
台
獻
藝
，
供
奉
觀
眾
；
也
不
僅
在
改
革
舊

劇
內
容
︵
那
因
為
是
改
不
勝
改
的
原
故
︶，
硬
放
天
足
；
主
要
的

有
意
義
的
工
作
，
不
如
把
夠
得
上
水
準
的
演
技
紀
錄
了
，
在
夕

陽
黃
昏
，
稍
縱
即
逝
的
時
候
，
留
給
人
一
點
﹃
規
矩
﹄，
給
人
批

判
和
給
人
觀
摩
。
被
接
受
還
是
被
揚
棄
，
由
㠥
時
代
的
尺
度
來

衡
量
。⋯

⋯

經
濟
原
因
和
社
會
的
進
步
制
度
，
將
不
容
許
襲
用

藝
徒
制
度
作
育
人
材
，
一
種
比
較
標
準
的
演
技
紀
錄—

—

利
用
電

影
的
紀
錄
，
或
者
合
乎
目
前
的
需
要
。
﹂︵
見
黃
愛
玲
編
︽
詩
人

導
演
費
穆
︾
一
零
二
頁
︶

或
者
有
人
擔
心
，
師
傅
健
在
，
徒
兒
不
好
做
這
些
事
，
似
有

僭
越
之
意
。
不
過
睿
智
的
師
傅
，
必
以
藝
術
的
承
傳
為
先
，
也

必
以
徒
兒
能
青
出
於
藍
為
傲
。
龍
梅
的
可
愛
，
是
從
不
板
起
面

孔
以
藝
術
家
自
居
，
不
過
要
做
成
這
麼
一
件
事
，
心
底
還
是
要

當
自
己
是
一
個
藝
術
家
，
還
要
找
可
靠
且
能
提
升
自
己
檔
次
的

班
底
，
方
能
水
到
渠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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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盧
一
心

龍梅應出碟傳世
伍淑賢

乾坤

童
年
時
在
鄉
間
，
最
常
見
的
鳥
是
燕
子
和

烏
鴉
。
我
喜
歡
燕
子
。
尋
常
百
姓
家
的
屋
簷

底
下
，
總
有
一
個
燕
窩
。
在
野
外
，
常
遇
到

的
是
烏
鴉
，
一
群
群
的
，
三
三
兩
兩
的
，
聚

集
在
荒
野
墳
頭
、
亂
葬
崗
一
帶
。
黑
黑
的
身

軀
，
很
陰
冷
很
恐
怖
。

來
港
讀
小
學
，
六
年
級
時
讀
了
魯
迅
的

︽
藥
︾，
末
段
墳
場
那
隻
烏
鴉
，
﹁
在
筆
直
的
樹
枝

間
，
縮
㠥
頭
，
鐵
鑄
一
般
站
㠥
﹂，
我
便
覺
得
奇

怪
，
我
見
過
的
烏
鴉
，
很
少
是
獨
處
的
。
老
師

說
，
這
意
象
很
好
，
跟
㠥
說
了
一
大
堆
話
，
我
們

不
懂
，
也
忘
記
了
。
總
之
討
厭
烏
鴉
就
是
。
過
年

過
節
時
，
大
人
每
勸
我
們
不
得
亂
說
話
，
不
要
做
﹁
烏
鴉

嘴
﹂。
　

甚
麼
叫
﹁
烏
鴉
嘴
﹂
？
回
校
問
教
博
物
課
的
老
師
。
他

說
，
烏
鴉
嗜
食
發
爛
惡
臭
的
腐
肉
，
牠
的
嗅
覺
異
常
靈
敏
，

能
聞
到
從
地
下
散
發
出
的
腐
屍
味
而
在
墳
地
徘
徊
；
甚
至
還

能
嗅
到
病
人
臨
死
前
所
發
出
的
特
殊
異
味
，
發
出
異
樣
的
叫

聲
，
這
是
不
祥
的
叫
聲
。
加
上
吃
腐
肉
的
嘴
，
其
臭
難
聞
。

﹁
烏
鴉
嘴
﹂
的
意
思
就
是
特
別
臭
，
特
別
可
惡
，
借
喻
好
事

不
靈
，
壞
事
卻
靈
。

原
來
如
此
。
魯
迅
那
隻
站
在
墳
場
樹
枝
上
的
烏
鴉
，
不
止

意
象
豐
富
，
還
有
科
學
解
釋
。

因
此
，
一
直
不
愛
詭
秘
的
烏
鴉
。
那
年
那
月
，
看
了
一
部

英
國
博
里
亞
．
薩
克
斯
的
小
書
：
︽
烏
鴉
︾︵
魏
思
靜
譯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
○
九
年
四
月
︶，
對
烏
鴉
的
印
象

竟
然
有
了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改
觀
。

薩
克
斯
這
部
書
圖
文
並
茂
，
細
分
鴉
的
種
類
。
原
來
普
為

人
喜
愛
的
喜
鵲
，
也
屬
鴉
科
動
物
。
在
中
國
民
間
傳
說
裡
，

喜
鵲
不
僅
是
﹁
報
喜
鳥
﹂，
還
是
善
良
的
使
者
，
戀
人
的
守

護
者
。
而
﹁
報
惡
﹂
的
烏
鴉
，
也
細
分
為
食
腐
鴉
、
冠
鴉
、

美
洲
鴉
、
渡
鴉
、
禿
鼻
烏
鴉
、
寒
鴉
等
。
自
此
眼
界
大
開
。

薩
克
斯
列
舉
例
證
，
指
烏
鴉
是
﹁
智
慧
鳥
﹂。
在
太
平
洋

的
新
喀
里
多
尼
亞
島
，
烏
鴉
擁
有
他
們
的
覓
食
﹁
工
具

箱
﹂。
用
一
根
銳
利
的
樹
枝
做
成
撥
火
棍
，
戳
刺
藏
在
棕
櫚

樹
葉
叢
中
的
小
蟲
子
；
用
一
隻
由
一
支
彎
曲
的
樹
枝
精
心
製

成
的
㢕
子
，
將
小
蟲
子
從
洞
穴
中
挖
出
來
；
用
葉
脈
做
成
鋸

子
，
切
開
和
刺
穿
蟲
子
。
在
日
本
仙
台
，
更
發
現
食
腐
鴉
銜

㠥
一
顆
胡
桃
在
路
邊
等
待
，
等
到
交
通
訊
號
燈
由
綠
變
紅
，

便
飛
下
來
，
將
堅
果
丟
在
車
輪
前
，
待
輾
碎
外
殼
後
，
再
飛

回
撿
食
。
芬
蘭
漁
民
在
冰
上
鑿
出
一
個
個
洞
來
釣
魚
，
冠
鴉

待
漁
民
離
去
後
，
便
將
魚
線
拽
出
水
面
，
偷
吃
捕
到
的
魚
。

烏
鴉
這
些
﹁
聰
明
才
智
﹂，
薩
克
斯
說
之
甚
多
，
不
再
舉

了
。
聰
明
還
聰
明
，
烏
鴉
的
習
性
畢
竟
不
為
人
所
喜
。
單
純

的
燕
子
，
愛
鄉
愛
巢
愛
子
女
的
燕
子
，
﹁
一
年
一
度
燕
歸

來
﹂，
無
論
冬
天
飛
去
多
遠
，
總
能
在
春
天
飛
回
舊
窩
，
產

卵
繁
育
教
導
下
一
代
。
年
輕
時
認
識
一
女
子
，
愛
叫
她
﹁
燕

子
﹂，
因
為
﹁
仙
人
掌
重
初
承
露
，
燕
子
腰
輕
欲
受
風
﹂。
然

而
，
她
一
飛
就
飛
走
了
，
並
非
如
﹁
春
燕
年
年
戀
故
家
﹂，

她
沒
歸
來
。

對

燕

子
，
我
始

終
認
為
可

愛
：
聰
明

的
烏
鴉
，

怎
也
可
愛

不
起
來
。

鴉與燕
黃仲鳴

客聚

如
此
下
來
，
歐
洲
的
經
濟
一

定
全
面
破
產
，
絕
對
沒
得
救

的
。
歐
盟
有
十
國
都
是
先
使
未

來
錢
，
先
享
未
來
福
，
十
國
都

是
生
產
力
不
足
，
消
費
大
超
標

的
。
十
國
都
想
從
旁
邊
之
歐
盟
國
得

到
利
益
，
但
十
國
都
是
懶
人
，
財
富

如
何
分
配
？
從
來
都
是
由
儉
入
奢

易
，
由
奢
入
儉
難
，
希
臘
和
意
大
利

之
民
眾
示
威
作
反
，
原
來
都
是
不
肯

應
政
府
要
求
一
周
工
作
五
天
，
要
求

加
福
利
，
增
些
少
稅
收
就
全
國
大

反
，
當
初
德
國
帶
頭
組
歐
盟
，
是
德

人
祖
宗
希
特
勒
武
力
做
不
成
歐
亞
領

袖
，
企
圖
用
和
平
方
法
組
成
歐
盟
由

他
們
做
大
阿
哥
，
法
國
附
和
也
是
想

從
中
取
威
勢
，
其
他
四
國
都
是
懶
惰

窮
鬼
，
一
頓
下
午
茶
可
以
坐
三
個
半
小
時
，
一
頓

晚
餐
習
慣
了
吃
半
晚
，
如
此
習
慣
如
何
生
產
？
所

以
拖
下
去
，
一
定
全
歐
洲
拖
﹁
瓜
﹂。

回
看
我
們
中
國
，
山
西
煤
礦
工
人
每
日
工
作
十

二
小
時
，
工
資
只
有
十
元
八
塊
，
農
民
辛
勞
生
產

糧
食
自
己
不
得
溫
飽
，
但
中
國
和
印
度
一
樣
只
有

一
大
特
色—

—

人
多
，
如
此
龐
大
之
生
產
團
隊
，

中
和
平
衡
了
世
界
的
懶
惰
庫
，
但
中
國
和
印
度
能

撐
多
久
？
看
來
遲
早
到
了
世
界
沉
沒
的
一
天
。

中
國
平
民
百
姓
含
辛
茹
苦
，
世
界
經
濟
倉
的
周

轉
下
間
接
接
濟
了
歐
盟
的
懶
人
享
樂
大
隊
，
如
此

展
望
，
香
港
的
股
市
如
何
能
有
大
興
旺
的
一
天
，

看
來
只
有
盲
公
潛
水—

—

愈
浸
愈
深
。
明
智
者
三

十
六
㠥
走
為
上
㠥
，
務
求
在
自
己
有
生
之
年
，
活

在
當
下
，
吃
得
好
點
，
住
得
好
點
，
便
算
奢
求
？

想
自
己
也
變
作
歐
盟
亂
葬
崗
乎
？

難解的死結
阿　杜

有道

新
年
伊
始
，
只
想
談
美
好
的
事
。

﹁
美
好
生
活
﹂
這
個
名
詞
，
好
像

很
遙
遠
、
很
陌
生
了
。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小
朋
友

隨
意
步
行
上
學
，
可
以
繞
過
兩
塊
菜

田
，
也
可
以
沿
㠥
巴
士
馬
路
的
行
人
㡊
，

不
必
害
怕
陌
生
人
騷
擾
，
更
不
必
校
車
護

送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夏
季
裡
逛
街

逛
得
口
渴
時
，
隨
意
選
間
茶
餐
廳
，
買
杯

紅
荳
冰
或
是
菠
蘿
冰
，
大
口
大
口
灌
下
肚

裡
，
涼
進
心
中
，
不
必
掛
慮
什
麼
大
腸
桿

菌
和
霍
亂
菌
；
郊
外
旅
遊
，
經
過
一
溪
清

水
，
洗
手
濯
足
，
不
必
擔
心
什
麼
幽
門
螺

旋
菌
。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過
年
過
節
，

一
家
大
小
圍
坐
一
桌
，
你
吃
雞
髀
、
我
吃

肥
豬
肉
、
他
吃
魚
頭
，
樂
也
融
融
，
不
必
畏
懼
禽
流

感
、
雪
卡
毒
。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扭
開
收
音
機
，
有
悠
揚

悅
耳
的
管
弦
音
樂
，
也
有
旋
律
動
人
的
金
曲
，
不
必

忍
受
吊
起
嗓
子
對
罵
的
人
造
噪
音
。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電
視
熒
光
幕
間
中
也
有

﹁
叮
噹
﹂、
﹁
大
雄
﹂
等
角
色
出
現
，
不
要
永
遠
讓

﹁
無
敵
掌
門
人
﹂、
﹁
福
祿
壽
﹂
等
霸
佔
舞
台
。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路
上
每
個
途
人
都
會
點

頭
招
呼
，
說
聲
早
晨
；
隔
籬
鄰
舍
煮
了
一
鍋
湯
水
，

拍
門
送
來
一
碗
。
說
來
慚
愧
，
現
在
住
所
一
梯
四

伙
，
我
連
其
餘
三
戶
姓
甚
名
誰
都
搞
不
清
楚
。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每
天
下
班
之
後
，
還
有

一
輪
將
落
未
落
的
紅
日
，
伴
照
㠥
我
歸
家
的
路
途
。

不
必
念
㠥
還
有
未
了
的
工
作
，
不
趕
㠥
完
成
的
話
會

受
上
司
責
罵
。

我
的
美
好
生
活
標
準
是
：
每
天
早
上
打
開
報
紙
，

只
有
一
條
小
字
標
題
：
﹁
今
天
沒
有
新
聞
﹂
！

美好生活標準
蘇狄嘉

天空

每
年
送
舊
迎
新
歲
初
的
日

子
，
少
不
了
的
是
出
現
於
媒
體

的
﹁
回
顧
與
展
望
﹂、
名
人
文

章
及
訪
談
錄
，
可
觀
性
甚
高
。

其
實
名
人
也
好
，
個
人
也
罷
，

回
顧
是
總
結
經
驗
，
為
的
是
部
署
展

望
計
劃
將
來
，
創
造
新
輝
煌
的
明

天
。
從
北
京
派
調
香
港
中
聯
辦
工

作
，
從
初
抵
港
任
副
主
任
後
接
任
高

祀
仁
主
任
一
職
的
彭
清
華
，
轉
眼
八

年
，
這
位
原
籍
湖
北
，
在
北
京
大
學

修
讀
哲
學
的
他
，
務
實
作
風
深
受
社

會
各
階
層
愛
國
人
士
所
支
持
愛
戴
。

香
港
這
本
看
似
易
讀
實
是
頗
難
讀
的

這
本
書
，
對
於
精
於
研
究
的
博
士
生

彭
清
華
來
說
，
﹁
香
港
這
本
書
﹂
看

來
早
已
深
入
研
究
了
解
清
楚
矣
。
性

情
中
人
的
彭
主
任
在
歲
晚
接
受
黃
揚

略
社
長
訪
問
時
坦
言
強
調
﹁
我
對
香

港
經
濟
有
信
心
！
﹂
出
自
主
管
中
央

駐
港
辦
公
室
頗
具
權
威
的
評
點
，
特
別
是
彭
主

任
鏗
鏘
有
力
一
一
解
讀
香
港
在
國
家
﹁
十
二
五
﹂

規
劃
中
的
定
位
與
機
遇
，
並
詮
釋
李
克
強
訪
港

期
間
帶
來
中
央
挺
港
﹁
36
﹂
條
的
重
大
意
義
。

溫
文
爾
雅
的
彭
清
華
主
任
還
介
紹
了
當
前
有
關

政
策
落
實
的
最
新
進
展
。
他
實
事
求
是
指
出
，

香
港
經
濟
在
大
環
境
不
景
氣
的
環
境
下
，
呈
下

行
趨
勢
，
展
望
未
來
，
面
對
複
雜
多
變
的
外
部

環
境
，
作
為
高
度
開
放
，
以
服
務
業
為
主
的
小

型
城
市
經
濟
體
，
他
指
出
香
港
資
本
主
義
存
在

隱
憂
，
實
體
經
濟
經
營
環
境
趨
於
嚴
峻
，
出
口

持
續
下
滑
。
雖
然
確
實
潛
在
風
險
，
但
彭
清
華

作
出
判
斷
總
結
﹁
香
港
是
危
中
有
機
，
機
遇
大

於
挑
戰
。
我
對
香
港
經
濟
有
信
心
。
﹂

事
實
上
，
香
港
自
﹁
九
七
﹂
回
歸
後
，
不
幸

碰
上
多
次
世
界
性
的
金
融
危
機
、
金
融
風
暴
，

幸
而
香
港
有
祖
國
作
靠
山
，
陸
續
給
予
﹁
撐

港
﹂、
﹁
挺
港
﹂、
﹁
利
港
﹂
政
策
，
﹁C

E
P
A

﹂

簽
署
、
﹁
十
二
五
﹂
香
港
定
位
、
支
持
香
港
成

為
境
外
人
民
幣
結
算
中
心
以
及
﹁36

招
﹂
挺
港

大
禮
等
等
，
在
風
雨
飄
搖
困
境
中
，
港
人
信
心

從
低
谷
升
起
。
要
知
道
營
商
之
道
首
重
信
心
，

祖
國
挺
港
為
港
帶
來
新
機
遇
，
一
如
彭
清
華
主

任
所
指
中
央
挺
港
政
策
陸
續
有
來
。
不
過
，
港

人
更
大
的
信
心
見
基
於
期
望
政
府
更
好
地
把
政

策
落
實
。

危中有機
思　旋

天地

電
視
劇
︽
天
與
地
︾
有
很
多

吸
引
我
觀
看
的
地
方
，
而
最
初

的
原
因
是
劇
中
多
次
出
現
的

B
E
Y
O
N
D

歌
曲
。
正
如
我
多
年

前
寫
過
的
一
篇
文
章
提
出
，

B
E
Y
O
N
D

的
歌
曲
反
覆
提
出
追
求
理

想
的
問
題
，
︽
天
與
地
︾
也
在
不
同

角
度
呼
應
之
，
不
同
的
是
，

B
E
Y
O
N
D

歌
曲
的
理
想
呼
求
是
站
在

青
年
角
度
，
而
︽
天
與
地
︾
對
理
想

的
思
考
是
站
在
﹁
後
青
年
﹂
或
﹁
晚

期
青
年
﹂，
簡
單
地
說
即
是
中
年
人
的

角
度
，
對
理
想
的
局
限
和
近
乎
不
可

能
實
現
的
處
境
，
有
更
深
刻
也
更
痛

切
而
寫
實
的
反
映
，
由
對
理
想
的
反

省
，
最
後
再
直
指
人
性
的
暗
淡
和
重

現
。
種
種
反
映
和
反
思
過
後
，
難
得

︽
天
與
地
︾
並
沒
有
否
定
青
年
角
度
的

理
想
，
因
此
沒
有
跌
入
青
年
思
考
與

中
年
思
考
二
分
對
立
的
圈
套
。

在
製
作
上
，
該
劇
也
運
用
了
很
多

不
同
的
拍
攝
方
法
，
如
以
時
空
交
錯

處
理
過
去
與
當
下
的
關
係
，
暗
示
人

物
的
心
路
歷
程
代
替
直
述
和
自
白
，

也
較
多
拍
攝
實
景
以
加
強
真
實
感
，

更
引
領
觀
眾
關
注
更
大
範
圍
的
事

物
，
而
不
再
局
限
於
一
般
電
視
劇
的

家
庭
倫
理
糾
紛
、
愛
情
瓜
葛
、
辦
公

室
政
治
等
，
我
想
該
劇
的
製
作
人
、

編
劇
和
導
演
一
定
經
過
多
番
思
考
和

掙
扎
，
才
決
定
拍
出
這
樣
的
電
視

劇
。

香
港
是
有
多
久
沒
有
這
樣
的
電
視
劇
了
？
大

眾
傳
播
機
關
除
了
新
聞
節
目
外
，
也
有
多
久
沒

表
達
過
對
現
實
世
界
的
看
法
？
連
電
視
劇
主
題

曲
也
許
久
沒
聽
過
有
份
量
的
歌
曲
，
今
次
︽
天

與
地
︾
的
主
題
曲
由
黃
貫
中
作
曲
、
填
詞
和
主

唱
，
是
少
數
的
例
子
。
電
視
劇
也
許
有
電
視
劇

本
身
的
市
場
，
觀
眾
的
口
味
多
樣
，
尤
其
電
視

劇
的
娛
樂
性
本
質
應
予
尊
重
，
故
也
不
能
有
太

多
苛
求
，
電
視
台
大
部
分
劇
集
相
信
仍
會
以
家

庭
倫
理
糾
紛
、
愛
情
瓜
葛
、
辦
公
室
政
治
為

主
，
繼
續
以
煽
情
和
平
白
的
手
法
吸
引
觀
眾
，

這
本
來
是
應
該
存
在
而
且
應
予
尊
重
的
，
只
期

望
像
︽
天
與
地
︾
這
樣
較
創
新
的
電
視
劇
，
仍

可
以
得
到
它
存
在
的
空
間
。

晚期青年角度的理想思考
陳智德

留形

■一部研究烏鴉的好

書。 作者提供圖片

福建省邵武市「中國蘭花第一谷」坐落於邵武
市天成奇峽風景區，該景區是泰寧世界地質

公園重要組成部分。入口處有一座木門，十分簡
易，幾根木頭搭建成，上面蓋一塊綠色透明光
板，兩邊門柱子掛幅對聯，中間「中國蘭花第一

谷」下還有塊木板寫㠥「一線天」。我猜想，「一
線天」大約就是指入谷那條道吧，只見兩邊都是
高聳的山壁，谷道狹窄，果有「一線天」的感
覺。進入谷門，可以看見左邊山壁上題有「別有
洞天」四個紅色大字，走進去，每隔一段路兩邊

山壁上便掛有一盆蘭花，每盆蘭花下都附
有簡介，仔細一看，前面那幾盆蘭花分別
以「春、夏、秋、冬」四季命名，儼然四
位絕色佳人在路口笑臉迎接客人的到來。
一路進去，大大小小的蘭花分置兩旁，或
掛半壁，或放路邊，也不乏自然生長的各
種草木，而這等僻靜幽雅之處自然是蘭草
最佳修身之地。由於中國蘭花第一谷的地
質接近於泰寧的丹霞地貌，故其山峰也是
非常有特色，斑駁陸離不說，周圍草木特
徵也以清雅為主，譬如除了蘭草之外，沿
途半壁上的百合和杜鵑也是爭奇鬥艷，毫
不遜色，吸引眼球。夢幻之間，會誤為當
地山寨姑娘站在山嶺上歡歌或駐足觀看每
個入谷的遊客，彷彿有意從中挑選如意情
郎，風景果真這邊獨好。
蘭花的葉、花和香味，獨具四清，即氣

清、色清、神清、韻清，以高潔、清雅的
特點令天下雅士傾倒，古今文人墨客無不
垂愛之極。孔子曾說：「芷蘭生幽谷，不
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
而改節。」唐代大詩人李白也留下「幽蘭
香風遠，蕙草流芳根。」等名句。難怪蘭
花有「花中君子」之雅稱，古代文人常把
詩文之美喻為「蘭章」，把友誼之真喻為
「蘭交」，把良友喻為「蘭客」，果然有獨到
見解，也足見其喜愛程度。一種花能上升
到如此地位，自是不凡。
據我所知，邵武市之所以會把天成奇峽

風景區包裝成「中國蘭花第一谷」，除了因

谷裡自然植被未被破壞，是生
長蘭花天然之地外，更因為該
谷裡還有一種特殊的蘭花品
種，叫「孝心蘭」。提起「孝心
蘭」，邵武人無人不知無人不
曉，正因為如此，生長「孝心
蘭」的那個谷就被稱為「孝心
谷」。說實話，邵武市㠥力打造
這張名片是很有眼光的，也是
很有潛力的。不過，邵武市能
否把「中國蘭花第一谷」打
響，還要看以後的宣傳和對文
化的理解和挖掘。從某種意義
上講，影響歷史的最主要元素
是文化，如何將景點文化提升
到歷史的地位至關重要。
據說，「孝心蘭」的故事是

這樣的：據傳，清朝道光甲午
年間，福建省邵武府大阜崗江
阜村有個大財主叫江敦御，以經營邵武特產「白
料紙」發家。其心至孝，每當從外地經商歸來，
都要將在外所見的新鮮事說給老母親聽。特別是
經常在老母親面前誇耀南京的建築如何富麗堂
皇、風景如何秀麗宜人、街市如何繁華熱鬧。老
母親聽得心動，要兒子帶她去南京開開眼界，見
識見識。江敦御這下可為難了，這裡到南京千里
迢迢，交通又不便。老母親年事已高，就算坐
轎，這一路顛簸，老人家如何經受得起。但是，
老人這一願望又不能不滿足她，怎麼辦呢？他絞
盡腦汁，想出了一個辦法：在風景秀麗的天成奇
峽一帶選擇一塊風水寶地，仿照南京的皇家園林
式樣，建造一座「南京堂」，以供老母親頤養天
年。由於老母親生平愛蘭，在選擇地址時，他特
意選擇了一個蘭花遍野的山谷，又跑了一趟南
京，請名師繪製了南京的皇家園林建築圖樣，回
來就僱請了大批能工巧匠，在天成奇峽景區建造
「南京堂」。建好的「南京堂」殿堂、亭閣、水
榭、橋廊，樣樣不缺，就跟南京城裡的皇家園林
一樣更兼谷內四季蘭香馥郁，另外還收集到一些
當地奇珍蘭花，供老母親品嚐把玩。後來，有好

事者告到官府，說江敦御仿建皇家園林，圖謀不
軌。因為這事江氏差點被朝廷滿門抄斬，欽差了
解真相後如實奏明朝廷才免去大禍，且因禍得
福，成就數百年佳話。這也正是「江氏山莊」遺
址的由來。
讓我想不明白的是，邵武市政府何以要把「孝

心谷」打造成「中國蘭花第一谷」，何不把「中國
蘭花第一谷」改成邵武「孝心谷」，豈不更好？進
入山谷，半路上可看到有一座山峰清秀透奇，半
壁上題寫㠥「中國蘭花第一谷」字樣，旁邊還有
落款，因距離太遠，落款名看不太清楚，據稱乃
國內蘭花界某名人所題。不禁莞爾，大凡名人走
到哪都有人爭㠥請其題字，而其本人也樂意為
之，真乃中國古今一大風景。不過，我並不苟
同，我見過有些景點就是被某些所謂的名人題壞
了風景，甚為可惜並引為遺憾。中國人有個習
慣，似乎什麼都想爭個「第一」，彷彿只要封個
「第一」，便天下無敵了，哪怕是自封的。請問，
這個「第一」經過考證了麼？又經過認證了麼？
若沒有，這樣的虛名豈不成了「武大郎」心態
了？■「中國蘭花第一谷」。 作者提供圖片

■蘭花以高潔、清雅的特點令人傾倒。 網上圖片


